
第⼀步：卖身

“把你那衬⾐脱了。”

这地⽅也实在不怎么样。地毯很破旧，灯光昏暗，⼀股年深
⽇久的烟熏和酒精味。不过我估计，像样的地⽅早就不许我
爸去了。现在就连这破地⽅，也要把他拒之⻔外。

我爸是个屡教不改的赌棍，他管不住⾃⼰。在我⼗⼀岁那
年，有⼀次，我把他锁在他的卧室⾥不许他出去，是他求我
那样做的；但我没料到他赌瘾上来后，“意志⼒”居然那么
强，或者说，我没料到他光凭⾃⼰的体重就能撞开那扇薄
⻔。我的下巴上现在还有缝合留下的疤痕；⽼爸送我到医院
后，就把我留在那⾥由别⼈照看，然后直奔最近的⽼⻁机去
了。

我们不说输了多少，⼀般不说。我们说跟它相关的。说我们
的钱不够我去上学了，或者不够交⽔电费了，或者，没钱吃
饭——不⽌⼀次。他告诉我，我这么容忍他，实在是⼈好。我
妈就不⾏。她在我⼋岁那年⼀⾛了之，不过她也有⾃⼰的⽑
病。我九岁那年，她因吸毒过量死了。

在此之前，⾄少，我还可以说，我没有我⽗⺟那么作孽。

在此之前。

我爸⽋了这地⽅⼀万两千块。零头就算了，因为债主还挺⼤
⽅。只不过，我爸连⼀万两千块都拿不出来。我们连坐公交
⻋来这⾥的钱都差点掏不出。



我猜，这就是我来这⾥的原因了。

⽽以上，就是为什么我会站在这个“怎么看都不合法”的赌场
的破烂办公室⾥，⽽经营此地的那个⼈刚刚叫我把衬⾐脱了
的原因。

之前我本来是可以⾛⼈的，但是我没有。我屁都不⽋我爸
的，真的不⽋，但我毕竟还爱他，虽然我也挺恨他对咱俩作
的那些孽。

“把你的衬⾐脱了，丹尼斯。”卡恩先⽣说。

“是丹尼。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费⼼纠正他。

他耸耸肩，好像这不值⼀哂，也确实如此。

我的⼿指笨拙地摸索着纽扣，这是我仅有的⼀件好衬衫了。
我把它脱了。我的样⼦还⾏吧，我猜，如果你喜欢那种瘦巴
巴的男孩⼦的话。⼀辈⼦都在贫困线上挣扎竟能把⼀个⼈的
体型塑造成这样，真让⼈叹为观⽌啊。卡恩先⽣就⻓得⼀副
挨好⼏顿饿也瘪不了的样⼦。

“你多⼤？”他问我。

“上周满⼗⼋了。”

“成年了。”他⽤钢笔敲了敲书桌。“你被操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也不想让⾃⼰的声⾳那么哆嗦。

卡恩先⽣上下打量着我。“你今后最好能习惯。”



我猜，我这是应聘成功了。

在我身边，我爸开始哭了起来——⼤⼝⼤⼝地抽噎喘⽓。我不
知道那是出于恐惧还是松了⼝⽓。

我站在那⾥，⼿指哆哆嗦嗦地拎着衬⾐，卡恩先⽣则签字销
了我爸的赌债。“你被禁⽌进⼊了，克莱德。这次是永久
的。”

我爸吸了吸⿐⼦。

“丹尼待上⼀两个⽉就完事了，”卡恩冲我爸⽪笑⾁不笑，
“你会把他毫发⽆损地接回去的。”

爸爸点点头，拿⼿背抹⿐⼦。他令我恶⼼。跟这地⽅有关的
⼀切都令我恶⼼，包括我⾃⼰。

卡恩先⽣转⽽对我假惺惺地⼀笑。“基本上算吧。”

尴尬的沉默。

我这会⼉是不是该跟爸爸说声“再⻅”呢？如果说这算是⼀场
洒泪诀别的话，那也是单⽅⾯的。我彻底失去知觉了。我爸
看着我，⽽我忽然发现他竟然这么⽼，这么瘦，他的脸上布
满泪⽔和⿐涕。⽽他眼⾥流露出来的感激，才是最令我恶⼼
的。他张开嘴要说什么。

“别。”我告诉他，因为不管他要说什么，我都不想听。

也许我就该放任他们对他的膝盖⻣来⼀枪，或者脑袋，或者



随便哪⾥。他告诉我说他不配，⽽我⾮常确定这是⼤实话，
妈的。然⽽每次我想要恨他，我脑⼦⾥那个声⾳就响起来
说：可他是爸爸啊。我不能恨他。我希望我能恨得起来。

“好吧，那⾏，”卡恩先⽣发话了，这⾥显然不会上演什么伤
⼼欲绝的场⾯了。他拿起桌上的电话话筒。“咱们搞定了。”

我盯着⾃⼰的脚，看着磨损的地毯和陈年的烟头烫痕。

过了⼀会⼉⻔开了，进来⼀个肌⾁遒劲的彪形⼤汉，身上那
件⿊T恤被绷得好像⽐他的身材⼩了两号。他⼀⼿捏住我的
肩膀。“我不想出什么岔⼦，⾏吧，⼩⻤？”

“⾏。”我对这个体型硕⼤的经典⻰套⼈物说。

他把我转个身领到⻔⼝。

“等等！”我爸喊道。

肌⾁男推着我出了⻔。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我改主意了！”爸爸在我们身后嚷道。
“求求你，我改主意了！”

这不就是所谓恶习上瘾的典型表现吗？只要他、们、⾃、⼰
安全了，就跟他妈跟你“对不起”个没完。

办公室的⻔关上了。

* * *



肌⾁男名叫⻨克斯。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名？还是
说他觉得这名字很酷，于是就这样叫⾃⼰了。不过我没问
他，我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他安排我进的储藏室⾥。

房间很⼩。天花板的砖都开始剥落了。我坐在⼀张⾦属椅⼦
上。肌⾁男在那⼉稀⾥哗啦倒腾了⼀会⼉，找到了他要的东
⻄：⼀⽀注射器。

我差点从椅⼦上跳起来。“你不⽤给我下药的，伙计！”

他咧嘴⼀笑。“这是做⾎检，⼩⻤。他想知道你是不是有
病，成吗？”

“这样，”我说，然后伸出我的胳膊，“你以前⼲过这个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哼了⼀声，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撒谎。

“所以，呃，我知道我没病，但是如果……”接下来的话我连想
都不愿去想。

“这在你报名之前就该想好。”肌⾁男说。我这边短暂地刺痛
了⼀下，然后就完事了。“别乱跑，⼩⻤。”

呵呵，真搞笑。

他⾛的时候把⻔锁上了，我⼜开始了等待。

过来⼀会⼉，我觉得⾃⼰好像打盹了，但是当⻔“哐当”⼀声
打开，卡恩先⽣进来的时候，我⻢上笔直地坐了起来。



“我来跟你说，丹尼斯。”他说。

“是丹尼。”我⼲嘛这么坚持？

他那张短胖脸上的眼睛⽩了⼀下。“我来跟你说，丹尼。东
家，亚彻先⽣，要过来看你。如果他看了喜欢的话，他就把
你留作⾃⽤。如果不喜欢，他就把你送去旗下的⼀家俱乐
部，明⽩吗？”

当然明⽩。⼀个男⼈还是⼀百个男⼈。这样算来，我不禁⽤
指头⽐⼗字[1]，希望亚彻先⽣会觉得我他妈的美翻了。

卡恩先⽣冲我⼀笑。“我觉得他会喜欢你的。”

“那样，呃，那样算好的，对吗？”

卡恩先⽣⼀边看着我⼀边歪过脑袋。“那是当然，⼩⻤。”他
说，那语⽓像是被逗乐了，我不舒服地感到笑话主⻆是我。

* * *

过了差不多⼀个钟头，⻔⼜开了，⼀个穿⻄装的男⼈盯着我
看。他有四⼗来岁的样⼦，我猜想，或者更⽼点。他的褐⾊
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灰⽩，当他笑起来的时候，皱纹在那对深
⾊眼睛的眼⻆边拢起。就眼下这种情况，他算是⻓得不赖
吧，我估计。我是说，他看着并不恶⼼。我知道他要让我做
的那些事肯定是很恶⼼的。



“丹尼尔。”他说道，那声⾳挺温和的。

我是不是该站起来？我站了起来。“是丹尼。”

他闭紧嘴巴上下打量了我⼀会⼉。“是丹尼尔。”

好吧，就叫丹尼尔。

我试着与他的⽬光对视，然⽽我的视线却落到了地板上。我
真的不想对上这⼈的眼睛，毕竟我⼼知他正在考察我，评判
我有没有资格被他操。

“我的名字是彼得·亚彻。你要称呼我为‘先⽣’。”

什么？！可是这个混蛋的语调分明表示他认真得⼀逼。他是
⽼板，⾏了吧？他是什么就什么。

“是的，先⽣。”我对着地板嘟囔。

“跟我来。”

我的⼼跳加速，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萎靡不振。我⾛起来还
跌跌撞撞的，好像两只脚都不知道该怎么⾛路了。我跟着亚
彻先⽣来到⾛廊，⻨克斯跟在我们后⾯。

我们⾛消防通道进⼊楼梯，阳光照得我眼晕了⼀⼩会⼉。我
停了下来，⻨克斯⽤胳膊肘推搡我前进，我伸⼿抓住扶⼿才
没有摔倒。停⻋场的另⼀头有⼀家速⻝餐厅。看啊，⼈们坐
在⾥头，脸埋在汉堡⾥啃着，谈笑⻛⽣，⽽我却感觉我正⾛
向⾃⼰的刑场。怎么就没⼈注意到呢？他们怎么就听不到我
脑海⾥撕⼼裂肺的恐慌呢？



我们⾛上⻢路，亚彻先⽣把他的⻋钥匙对向⼀辆⿊⾊奥迪。
“滴”的⼀声后，⻋⻔开了。⻨克斯打开副驾⻔，把我塞进
去，然后我就坐到了上⾯，希望⾃⼰不会吐到真⽪座椅上。

过了⼀会⼉，亚彻先⽣坐到了驾驶位上。他⼜看向我。“是
啊，谁能想到在这个臭烘烘的垃圾箱⾥，竟能翻出这样⼀份
⼤奖？”

“您，呃，这个赌场是您的，先⽣？”

“很多东⻄都是我的，丹尼尔。系上安全带。”

对，安全第⼀。我把带⼦绑过⾃⼰的身体。

“不过这地⽅不会出现在我的资产名录上。”

我猜也是。这样的地⽅怎么配得上亚彻先⽣这么上档次的
⼈。

“你也是我的，对吗，丹尼尔？”

操。我努⼒使⾃⼰与他⽬光相对。“是的，先⽣。”

他发动汽⻋。冷空⽓朝我们袭来。伴随着电台⾥播放的古典
乐，我们驶出了停⻋场。

“只要你住在我的屋檐下，就要有规矩，丹尼尔。”他的⼿指
敲打着⽅向盘。“我希望你能服从我。如果不服从的话，就
要负担后果。你的⽗亲或许不是⼀个要求严格的⼈，但是我
觉得你需要⼀只强势的⼿来指引。”



我不需要。我真的不需要。

“我很清楚你这个年纪的男孩⼦都是什么样⼦，”他接着说，
“懒散，粗野，还有⼩情绪。所有这些，我对你保证，都会
改的。哪怕必须⽤打的也会改掉，你明⽩了吗？”

我明⽩的是，当初我还以为亚彻先⽣算是好选项的时候，卡
恩先⽣为什么会被逗乐了。

“是的，先⽣。”我⽤上⾃⼰最有敬意的语调说。我可不想给
这个混蛋任何揍我的借⼝。

亚彻看着我，好像还等着我再说点什么的样⼦，但是我不
说，我不是傻⼦。

* * *

他的房⼦很⼤，很⼲净，⽽且真他妈的富丽堂皇。是这什么
形容的，对吧？像这种有落地⼤窗户，⽞关处有亮晶晶的枝
形吊灯，还有⼀个宽⼤得可以组成弧线的楼梯的房⼦？简直
就像是⼴告册⼦上那种⾼价酒店。

⼀个男⼈⾛了出来接应我们，并接过了亚彻先⽣的外套。
“喝点什么吗，先⽣？”

我的妈，他还有个管家。

“劳烦。我待会⼉进书房，请带丹尼尔看看他的房间。”



我跟随管家沿着楼梯上去，⼼情越发沉重。这个管家看起来
不怎么像个管家。也许他不是管家。也许他是私⼈助理之类
的。他年纪不⼤，也没有穿燕尾服什么的。

他领我⾛下⼀个宽敞的⾛道，打开尽头的⼀扇⻔。“你的房
间，丹尼尔。”

看着房间，我的胃翻搅起来。不，不可能。“这⾥是不是已
经有⼈住了？”

这⾥已经住了⼀个孩⼦。⼀个喜欢⻜机模型和玩具机器⼈，
床单上还有星球和宇宙⻜船的孩⼦。这他妈的变态啊。

那个像是管家的⼈抬了抬眉⽑，好像我刚说了什么蠢话似
的。“这就是你的房间，丹尼尔。”

我⾛进去，进⼊了⼀个⽐我想象的还要糟糕的处境⾥。

“你在抽屉⾥可以找到⾐服穿。”像是管家的⼈说，说得好像
没什么不妥⼀样。好像把⼀个男⼈带回家来操，还把他塞进
⼉童房⾥住没什么不妥。“亚彻先⽣希望你能安顿下来。”

“然后怎样？他还要上来给我念个该死的睡前故事吗？”

“疑似管家”那张扑克脸上透出了⼀丝笑意。“好了，丹尼
尔，我可不愿意把你讲粗⼝这件事转告给亚彻先⽣哦。”

我闭紧了嘴巴。

“疑似管家”笑得更明显了。“我会把晚饭给你送来的。”



他转身离开，⻔“咔哒”⼀声锁上了。

天呐，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⼀部分⾃我对我⾃⼰
说：这没什么⼤不了，反正他就是要操我，装修⻛格什么的
算个屁。但是这不是真的，对吗？这种变态程度是我永远⽆
法凭任何理性去解释并欣然接受的。

我还是去查看了⼀下⻔，可惜确实是上锁了。远处墙上还有
另⼀扇⻔。我⼩⼼地打开它，可那不过是⼀间窄⼩⼲净的卫
⽣间，表⾯上没什么古怪的。

我回到卧室。看了看抽屉柜⾥的⾐服。主要是些短裤和T
恤。然后，在另⼀个抽屉⾥，有内⾐裤——四⻆裤。旁边摆着
的是睡⾐——只有上⾐，⻜船和星球图案，跟床单配套。

我坐在床上⼲等，因为我才不要瘫在那个蓝⾊的懒⼈沙发
⾥，⽽且我很确信书架上那些书都是写给⼋到⼗⼆岁⼩孩⼉
看的。

太他妈有病了。

我俯向前双⼿撑住脑袋，试图记住再过个把⽉后，这⾥的⼀
切都会成为浮云。我会远⾛⾼⻜，我爸也会没事的，也许有
⼀天我也可以把他单独留在公寓⾥⼏⼩时，不必担⼼等我回
来后家具是不是都还在。这⼀切肯定够了，不是吗？现在的
⼀切⼀定能说服他回头。

或者，也许这回我会受够了。也许这次我会⼀⾛了之。因为
搞不好每次我留下来，每次我做⽜做⻢打⼯给他还债，或者
每次我在半夜⾥帮他逃命，搞不好我其实并没有真的帮到



他。搞不好我只是在姑息他。搞不好我要是离开了，那才会
构成实实在在的打击，令他悬崖勒⻢。

我希望⾃⼰可以相信这点。

⻔打开的时候，我紧张地抬头⼀看，“疑似管家”回来给我带
晚饭了——⼀盘花⽣酱三明治和⼀盒果汁。

我想对那⼈喊：⽼⼦不是⼩孩⼉！但是我没喊。做错事会产
⽣后果，亚彻在⻋⾥说过，我可不想以身试法。我⼀点都不
想跟他杠。再说，我也饿了。

“谢谢。”我说道，⽽他则把托盘放到懒⼈沙发旁边的地板
上。

我坐在地毯上吃起来。

我以为“疑似管家”会离开把⻔锁上，但是他没有。他倚在⻔
框边看着我。

我⼀边艰难咽下三明治⼀边盯着地毯。我尽量不去想我爸，
不去想当我同意这件事时，他痛哭流涕的声⾳。要是我恨他
的话，还能好受点。

“他表现怎么样，詹姆斯？”⼀个声⾳问道。

我猛地抬头，看到亚彻也站在了那⾥，两个⼈都盯着我看，
好像我是笼⼦⾥的怪物。笼⼦，没错，不过我很确信，这情
形下，我不是当怪物的那个。

“他有点抵触，先⽣。”“疑似管家”说着，还露出⼀副对⾃⼰



的⽤词颇为回味的微笑。

“怎么说，这毕竟是他的第⼀夜。”

我⽤⼿指捡着盘⼦⾥那点⾯包屑，然⽽这并不能拖延多久，
该来的还是要来。深吸⼀⼝⽓，我把盘⼦放到⼀边，等着他
们告诉我接下来是什么。

“去洗个澡，丹尼尔，”亚彻对我说，“詹姆斯会监督你。”

“监督”？

我撑着地板站起来。“我知道怎么洗澡，先⽣。”

“照我说的做，丹尼尔。”他的语调冷冷的。

惨了。

我回到那间⼩卫⽣间⾥，身后跟着詹姆斯。我觉得他多半是
个跟亚彻不相上下的变态，但是他⼏乎看都没看我。当我动
⼿护住⾃⼰的阴茎时，他嗤笑⼀声，好像⽐起我的裸体，他
觉得我的羞耻⼼更可笑⼀样。

⽔温很热，我试着放松假装⽔蒸⽓可以为我提供遮挡。卫⽣
间虽说有点⼩，但是淋浴房占了其中绝⼤部分空间。对⾯墙
上有⼀串钩⼦。⼀开始我还好奇，怎么会有⼈把挂⽑⼱的钩
⼦安在淋浴房⾥⾯，不是会被弄湿吗。然后我想到，它们可
能是⽤于我暂时不愿去设想的某种⽤途。或者永远不愿去
想。

“淋浴房⾥有把剃⼑，”詹姆斯在外⾯喊道，声⾳盖过⽔声，



“拿来⽤。亚彻先⽣想要你光溜⼀点。”

等等，什么？我⽤颤巍巍的⼿指拿起那把安全剃⼑。“你那
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全身，”我能听出他话⾳⾥的嗤笑，“除了你的
眉⽑和脑袋上的⽑，全剃光。你的胸⼝，你的胳膊下⾯，你
的肚⼦，你的鸡巴和卵蛋，还有你的屁股。我都说全了
吗？”

“还有我的腿呢？”我讽刺地问。

他嗤之以⿐。“你这样⼦也剃不出什么，但是没错，你的腿
也要剃。”

好像永远剃不完。我有⼀部分⼤脑⽆法相信⾃⼰正在照他说
的做，不过那只是⽑⽽已，⽑会⻓回来的。

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剃过⾃⼰的睾丸，有点难度。我⽣怕会割
破⾃⼰。我很确定有些地⽅我没有剃到。等我总算从淋浴房
⾥出来拿上⽑⼱的时候，詹姆斯朝我⽩了⼀眼。

“你剃⽑的速度最好练快点，”他把⼀瓶护肤乳扔给我，“抹
上这个。背后我给你抹。”

詹姆斯的触感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恶⼼。我依然很确定，他
是个病得不轻的变态，不过他并没有要对我揩油的样⼦。他
只是把护肤乳拍到我身上，迅速抹开，然后摇起了头。

“你漏掉了⼏个地⽅。明天我再好好教你怎么剃。”



“你剃过⽑吗？”想到不光我⼀个⼈这样，多少有点安慰，然
⽽詹姆斯很快打消了我这个想法。

“没有，”他冲我挑起眉⽑，“我是亚彻先⽣的私⼈助理，不
是他的男宠。”

我的胃缩成⼀团。

詹姆斯那假惺惺的嗤笑变成了真正的笑容。“到睡觉的时间
了，丹尼尔。”

[1]在⻄⽅国家，单⼿⽤中指弯曲与⻝指交叉组成“⼗”字，
代表祈求好运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⽂，获得更全⾯的电⼦
书阅读体验。）


